
 
 
 
 
 
 
 
 
 
 

 
 

 
 
 
 

  
 

  
 

 
 

 

 

 

 

 
 
 
 
 
 
 
 

 

 
 
   
 
  
 
 
 
 
 
 

我是天津市一所中专学校的老

师，一九九九年底，我因坚持修炼法

轮功，被关进市级洗脑班里强迫“转

化”（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做“转

化”工作的人都是从市里各单位抽调

出来的头头脑脑们。“转化”我的人给

我洗脑时，我就给他们讲我修炼法轮

功身心受益的亲身经历。有人悄悄跟

我说：“你别老讲你们好了，我知道你

们好，越好才越要被镇压。传达给我

们局级干部的文件中就讲：之所以要

镇压法轮功，就是因为你们做得太好，

对党形成威胁了。” 
我问她：“为什么要害怕好人呢？

好人越多，不是对社会越有益吗？”

她无语。 
在洗脑班，我见到了我们上级单

位的一个局级干部。法轮功被迫害前，

他曾陪他妻子去参加过法轮功学员修

炼心得交流会。他见到我，马上情绪

激昂地跟我说：“太及时了！应该镇压

了！那么大的会，好几百人，清风

雅静的，没有一个人在下面说小话，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甭说咱们的党

委书记会，中央、人大开会时，还

少不了睡觉、开小差、交头接耳的

呢。可怕呀！当时我一见你们的会

场，就觉得对党有危险了！” 
他说：“党号召‘五讲四美’什

么的，跟走过场似的；你们师父教

‘真、善、忍’，丢了命你们都要坚

持……法轮功的凝聚力、感召力这

么大，这早该镇压了！”

我说：“你这是什么

理论啊？”看着他激动的样子，我感

到的是悲哀，这还是人的正常思维

吗？ 
记得在法轮功被迫害之前，我曾

问过我的学生，炼法轮功的同学和没

炼功的“三好生”有什么不同？学生

给我举了个例子：我们学校浴室的下

水道经常堵，如果有其他人在场，那

些“三好生”也会去掏，若没人看到，

他们就未必了；而炼功的同学只要看

到堵了，不管有没有人看见，为了大

家方便，他都会去做。因为，他们做

事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为求得别

人的认可，他们帮助别人没有任何个

人目的，就是考虑做这事是否能让别

人受益。 
这样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善良人

群，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讲，都是有益

的。可是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好”

却成了罪过，成了遭迫害的理由。这

才是天方夜谭啊。 
害怕好人，迫害好人，是非整个

都颠倒了，这对一个民族来说，难道

不是最可怕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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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莫测  多少迷蒙 

真相明心  缘到福成 

我曾是一个癌症病人，身患乳腺

癌和多种疾病，做过多次手术，满身

都是刀疤，最后医生给我判了死刑，

说我最多还能活 3－5 个月，只能回

家等死。 

那时是 1999 年初。我当时非常痛

苦，很不甘心，我还这么年轻，怎么

就要死了呢？无奈之下我抱着一线

希望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一封信咨询，

很快就收到回信并建议我：炼法轮

功。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到

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从此我走上了修

炼法轮功的路。 

在我开始炼功的第三天，我的身

体就得到了清理，大量的鼻涕、眼泪、

痰不停的流、吐，真是翻肠倒肚，吐

的东西又脏又臭又恶心。开始我不知

道怎么回事，后来一同炼法轮功的功

友告诉我：“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

说明师父管你了，是好事。” 

从此我就每天到公园炼功，和功

友们一起读《转法轮》这本书，我的

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精神愉快，心情

舒畅，气色也很好，认识我的人都觉

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快要死的人

突然就这么好了呢？人们都问我是

哪个医院医好的？吃的什么药？我

如实告诉他们：“我哪个医院也没去，

什么药也没吃，就是炼法轮功炼好

的。”大家都为我高兴。 

正在这时候，1999 年 7 月 22 日

电视媒体开始铺天盖地攻击诽谤法

轮功。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炼法轮功

是中央电视台推荐的，它怎么就自己

否定自己，出尔反尔了呢？我才炼了

几个月身体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这

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炼了呢？我

非常痛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泪

流个不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

决定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反映我的

心声和真实情况…… 

到今天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在这

期间，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中共

不法人员多次非法抓捕我、迫害我，

还冤判我五年徒刑，但是曾被医院判

了死刑的我依然健康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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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天生自命不凡，但却常常被骗。

上当受骗在如今倒是随处可见，但有

几次却铭心刻骨、终生难忘。 

“六四”冲击 
我上大学正好赶上军训，对于传

达的中央在“六四事件”的果断、合

理的处理深信不疑。 
来美国后第二天，我就和来接飞

机的同学们干了起来。我跟他们打赌，

天安门根本没死人；对“六四”的反

面造谣全是西方反华势力而为等等。

可是同学们给了我两盘录像带，一盘

是“六四”实况转播，一盘是讲“六

四”的专辑。看了带子，我才意识到

自己“被洗脑”了，以前的盲目自负

不见了踪影。除了感慨谎言宣传的“高

明”，我有点无可名状的恨：恨他人、

但更恨自己糊涂，难怪中国的好多事

怎么都搞不好。 

法轮功的震动 
我没读过《转法轮》，但从国内的

报导，我得出的结论是：“大陆精神空

虚才导致这类玄说的出笼。XX 党的

报纸是要倒着看，但是这一次 XX 党

对法轮功的处理是正确的！” 

可是一年后，一件事让我从无

可名状的恨转变到对于自己的怨。

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中午去华人超市买菜，顺

便也吃个午饭。我和太太各买了三

盒饭，就去找座。中午人真多，只

看见靠近排队的一张桌子旁，有位

小伙子在低头喝茶，桌上有一用过

的饭盒。我过去有点不太客气地说：

“你吃好后，可不可以让给我们

坐？”小伙子没吱声，随手把饭盒

和茶杯都收了，还用餐巾纸擦了擦

桌子，朝我笑了笑站起来就走了。

我和太太还没扒上几口饭，猛

然看到一个少妇一手提着一摞饭

盒，一手牵着一位小女孩，径直走

到那小伙子跟前，一边环顾四周一

边在嘀咕发牢骚：怎么等了那么久，

连个座都占不来。小女孩也吵着要

吃饭。 
当明白刚才我的座位是怎么回

事时，我眼睛便湿了──天底下真有

这样老实的年青人！ 
真想跟他交个朋友！正好对面空

出个座。我赶紧把桌子占了下来，太

太招呼他们过来。我与小伙子对坐着

一边吃一边聊，才知道那小伙子是炼

法轮功的。太太们也在闲聊着，一个

说：“你先生脾气真好，哪来的福气

呀。”另一个说：“才不呢，你不知道

他以前的大男子主义那德行，炼了三

年法轮功才好的，我现在不反对他炼

了。”走时，我们交换了电话，小伙

子留下了一份《法轮功简介》的小报。

这是我出国后吃得最久的一顿

午饭。太太有点不耐烦地说：“看完

了报纸还发什么愣。”我说：“这份报

纸可能说的句句都是大实话！” 
回家后，我一下午都没有平静下

来。记得有谁说过：被人骗了一次是

别人的过，被人骗第二次那是自己的

错。我直闷气，怎么又被中共给涮了。

还是太太心平，开导说：“为什么他

们（中共）花那么大的力气来反对法

轮功呢？你读那么多书，其实早该自

己明白了。”可是，我到现在才明白。

希望还不算晚。◇ 

陈登珍，安徽人。二十八岁时正

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战天斗地

的年代，陈登珍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

是个无神论者。 
一天，陈登珍在毫无征兆的情况

下突然猝死，使得父母悲痛欲绝。白

发人送黑发人，丧事办的很是简单，

入殡时母亲发觉陈登珍的手竟还是软

绵绵的，告诉大家，家人无不感到奇

怪，摸他身体也是软的，不见僵硬。

再仔细观察，陈登珍的面像觉得他好

象在睡觉一样，但就是看不到有呼吸

心跳的迹象。 
大家议论纷纷、啧啧称怪。父母

更是伤心不忍将他立刻埋葬，于是继

续把他的尸体停放在家中，派人专门

守护，希望出现奇迹，陈登珍能起死

回生。三天后，有人发现陈登珍面色

逐渐红润，不长时间真的醒了过来。

家人又惊又喜，问他可知发生了什么

事情，睡了这么多天？谁知陈登珍答

道：“是鬼差抓错了人，不是我，是

另外一个陈登珍。” 
大家越发不明就里。原来那天

陈登珍猝死之后，恍惚中被两个阴

差领着走了很长时间一段路，来到

一个地方，许多人都站在那排队。

一个判官模样的拿着一个簿子点

名，另外几个差官也在那不停地忙

碌着。当有人喊到“陈登珍”时，

陈登珍赶紧应了一声，那个判官打

量了一下陈登珍，显出惊诧的神情。

问他多大岁数，家住哪里？陈登珍

一一作答。那判官有些迷惑：“你今

年才二十八岁，这簿子上写的可是

六十八岁啊，难道是弄错了，让我

再查一查。” 
几个判官调出文卷仔细核对起

来，过了一会，那个判官仰起头来

苦笑道：“抓错了，抓错了！是陈老

院的陈登珍而不是这位陈小院的陈

登珍。”赶紧派鬼差护送陈登珍还

阳，就这样死去五天的陈登珍又活

了过来。 
众人听了陈登珍的叙说后无不

感到惊叹，看来阴曹地府是真实存

在的啊！因为当时处于文革高潮，

这些事情都是被视为迷信，是要受

到批判的，家人都保持低调，但陈

登珍死而复活的故事还是悄悄流传

开来。 
村里有人就是不信，也有人半信

半疑。有位好事者多方打听，终于

打探到陈老院这个地方离陈小院有

几十里的路程，便专门赶了过去一

问，庄里确实有一个叫陈登珍的老

人，前不久刚刚病故，死时六十八

岁。 
那位好事者感叹道：“原来老人

们说的生死轮回、善恶报应确是真

实不虚啊！” 
几十年过去了，陈登珍的故事很

少有人知道了。2012 年农历新年，

我在老家时偶然听到一位长辈说起

这件事，感到新奇便记录下来。◇


